
给民间组织松绑真有那么难吗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活跃在济宁的民间公益
组织“暖心公益联合会”日前
宣布解散。解散的主要原因
是一直无法完成注册，没有

“合法身份”，难以开展工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民间

公益组织自然是多多益善。
一个已经在当地颇有人气的
公益组织做出“自裁”的决
定，让人感到惋惜，由此也可

以看出给民间组织松绑的迫
切性，否则受挫的不只是民
间的公益行动，更有公众无
处安放的爱心。

“暖心公益联合会”一年
之内曾3次向民政部门申请
注册，显然很希望获得“合法
身份”，然后谋求更大的活动
空间。而根据现行法规，民间
组织要获得“合法身份”，必
须先获得所在行业业务主管
部门的审批，才能到民政部
门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这个门槛看上去不是很高，
却把很多民间组织挡在外

面。毕竟公益慈善组织不以
营利为目的，他们的爱心虽
然能赢得社会的赞誉，却不
能给行业主管部门带来实
际的利益，反而可能因此产
生 监 管 责 任 。让 没 有“ 嫁
妆 ”的 组 织 自 己 去 找“ 婆
家”，谈何容易，况且很多民
间公益组织服务领域广泛，
也很难界定哪个部门才是自
己的“婆家”。根据中国社会
科学院今年发布的《民间组
织蓝皮书》，我国民间组织增
长速度持续走低，整体增速
创历史新低，这其中很重要

的原因应该还是“入门难”所
致。

目前，广东、北京等地都
已经开始简化登记程序，允
许公益服务类民间组织直接
向登记管理部门申请成立登
记，无须找主管单位或部门
挂靠。山东省也正在推行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
鼓励试点放开慈善公益组织
注册。而根据“暖心公益联合
会”发起人的说法，将来重组
的“暖心”将挂靠在团市委的
志愿者协会里，这种挂靠的
办法虽然能为“暖心”复苏找

到妥协的途径，但依然不是
改革的方向。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
与社会一体化，传统的社会
组织也是脱胎于政府部门，

“民间”与政府的界限并不清
晰。但现在，即便是经济发达国
家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打天下，
他们也需要社会力量的补救，
来维护社会的公益和公平。民
间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既有利
于释放社会活力，也有助于
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而一些
地方对民间组织仍然存在误
解，以为民间就是政府的对

立面，让民间组织寻找“挂
靠”，其实就是通过“转正”淡
化民间色彩，试图让政府成
为社会的“保姆”，使行政职
能的干预无微不至，最终结
果却可能是顾此失彼。

现在一些地方具有官方
色彩的“民间组织”影响逐渐
减弱，一些风生水起的民间
组织却得不到“合法身份”，
要打破这种僵局，急需各地
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必须先
从观念上端正对民间组织的
认识，然后才可能真正为民
间组织松绑。

舆论质疑“拜寿跪母”并非无良
□陈方

北大校长周其凤“拜
寿跪母”一下子成了网络
热点，力挺者有之，质疑者
有之。这一次，擅长“批评”
的时评作者们一反常态，
大多理性力挺周其凤的

“跪母”孝行。在时评作者
的眼里，炮轰周其凤的网
络舆论太无良，太暴力了。

昨天和一个做评论的
同行聊及此事，一桩本是

“私人化”的事务到底有没
有必要占据媒体公共资源
加以讨论。有意思的是，这
桩很“私人”的“拜寿”事件
真的被“公共化”了，并引
发了不小的争议。正儿八
经探讨一下，或许也有助
于撇清网络舆论中那些

“不健康”的暗流。
如果按照“就事论事”

的说理原则，周其凤“拜寿
跪母”被网民炮轰确实有
些冤。你可以不喜欢周其
凤往日的某些言论，你可
以看不惯周其凤的“笑
容”，你可以对北大有“成
见”，但一码归一码，周其
凤“跪母行孝”总不是坏事
吧？

朋友说到了郑渊洁在

微博上晒“给娘洗脚”的
事。如果说周其凤“拜寿跪
母”是秀的话，郑渊洁“给
娘洗脚”“秀”的程度可能
更强烈一些。奇怪的是，网
民们大赞郑渊洁的孝心，
对于周其凤跪母却另眼相
看。

“就事论事”完全没
错，但是评论一件事，除了
解读新闻本身的“小我”，
那个“大我”的环境是不是
也要适当观照一下？身为
经常和媒体打交道的北大
校长，周其凤应该知晓自
己在舆论中有着怎样的

“印象”。再加上“爱屋及
乌”乃至“恨屋及乌”是人
惯有的心理表现，网民们
完全有可能感性地随意吐
槽，从而引发“舆论风暴”，
但相对素养更高的北大校
长，却不能不对自己的一
言一行保持应有的谨慎。

有评论认为，周其凤
“行孝”的私举被媒体围观
完全是被动的。被“窥私”
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

“行孝”这样的私事被“公
共化”，难道周其凤本人一
点儿责任都没有吗？

作为公众人物，周其
凤完全应该预知到自己的

一言一行所引发的“后效
应”将如何“发酵”。新闻
说，周其凤是“悄悄回家”
为母亲拜祝90大寿的，但
在现实社会的“潜规则”
中，像周其凤这个级别的

“官员”回乡，难道真能做
到“来去无声”吗？

当然，周其凤本人可
能无法阻止自己的“私事”
被“公共化”，当他知道了

“跪母拜寿”被公开后如果
进一步阻止扩散，或许将
会引发更为强烈的炒作嫌
疑。但无论如何，一个“聪
明”的人是不会将私事公
共化的。特别是，他明知道
自己在舆论中有着怎样的
惯有印象，再去性情化地
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后引
发被质疑的后果，这也是
在所难免的。这么说，并非
表示周其凤没有性情的权
利，而是他必须承担因性
情所带来的质疑之代价。

至于网民对周其凤
“拜寿跪母”的质疑，这大
概也算是网络化时代的特
质吧。说他们无良或暴力，
多少有些过了。

一个已经在当地颇有人气的公益组织做出“自裁”的决定，让人感到惋惜，由此也可以看出给民间组织松绑的迫切性，，否则

受挫的不只是民间的公益行动，更有公众无处安放的爱心。

时评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闫杰 组版：刘燕

□韩适南

合肥去年底从越南
引进了250棵百岁以上的
紫薇树，每棵成本约8万—
10万元，首批98棵已集体
死亡。引进单位称，他们
正在想方设法补救，最终
可能会送到家具厂(本报
今日A19版)。

这些年，在城市化和
城市建设中引进名木古
树的不止合肥一个城市，
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
看来，城市的绿化工程要
立马见效果，等不及小苗
慢慢成长，于是，银杏、水
杉、香樟等“贵族树”成了很
多城市竞相引进的品种。几
年前，有一个海滨城市引进
一批名贵香樟树，结果没
多久便“全军覆没”；重庆
为打造“森林重庆”，曾从外
地大量引进银杏树，到了

“无银杏、不景观”的地步。
“人挪活，树挪死”，

这是常识，古树之死，表面
看是气候、土壤等水土不服
的原因，而背后，城市管理
者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

中的理念偏差才是主因。
与引进名木古树相

同，大广场、大绿地、大立
交，还有不断被刷新的第
一高楼，近年来各地城市
化进程中暴露的诸多问
题让人目不暇接。虽然表
现形式不同，但其背后所
折射出来的还是一种封闭
的城市化思维，城市管理者
考虑得更多的还是现有市
民阶层的福利。只不过，在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
下，这种封闭的城市化思
维实在是舍本逐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有其特殊性。预计到20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55%，其间1 . 5亿中国人将
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
间、身份转换。在这一进
程中，如何消化进城务工
人员，才是加速推进城市
化的首要问题。这1 . 5亿农
民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享
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
的福利待遇。在户籍、教
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方
面，如何解决农民进城问
题一直遭遇来自城市的

强大阻力，在讨论十二五
规划的时候，一个特大城
市的市长就说，按照该市
现有的财政能力，可以让
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
居民达到一个中等收入
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如果
把八百多万农民工加进
来，他就一筹莫展。

对于高速城市化进
程中的中国，城市化已经
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
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广
泛的社会利益调整问题。
不同于一些地方政府认
为的城市化就是城市发
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
中央政府考虑的是如何
解决农民进城，为他们在
城市生存创造更多的空
间。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如
果不考虑这个大背景，移
植古树也好，竞逐高楼也
罢，都是南辕北辙。

说到底，古树和高楼
都只是为了提高城市居
民包括进城农民的生活
质量。在中国城市化还有
诸多难题待解的时候，古
树进城还是应该缓一缓。

刹住劳民伤财的古树进城之风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近日，一位烟草零售商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
己所销售的天价烟主要在官员中流通，因为官员收礼
时一般不敢收真金白银，但天价烟方便变现。烟草商
还表示，为了满足官员需要低调的特殊要求，厂家会
附送白盒或普通烟盒的包装，方便他们装天价烟。

天价烟

“穿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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